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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北大教授的“去绩点”试验
姻本报记者孙滔王兆昱

人物2025年 8月 14日 星期四
主编 /李芸 编辑 /沈春蕾 校对 /何工劳 Tel：（010）62580723 E-mail押yli＠stimes.cn4

“我最早发现教师的教学效果并不总是正面
的，有时甚至有负面性，是在 20世纪 90 年代中
期。”作为 2024年北京大学教学成就奖获得者，
王世强这番言论显得有些耸人听闻。

他有自己的证据。那是 1994年，王世强还是
北京大学生物学系助理教授，带教心理学系一年
级和生物学系三年级的生理学实验课。这门课的
实验结果不稳定，经常得到跟教科书上不一样的
甚至是“五花八门”的实验结果。这就需要学生们
去分析原因，作出合理的解释。王世强发现，对预
期外的实验结果，心理学系一年级学生总体表现
比生物学系三年级的学生好一些。一年级学生更
能从实验现象产生的场景、条件、影响因素出发，
有逻辑地提出想法。

要知道，那段时间生物学系学子的高考录取
成绩在全校遥遥领先，而且这些三年级学生还多
接受了两年大学教育。面对没有答案的问题，怎
么分析能力反而差一些呢？王世强开始质疑：过
多的记忆性学习是否有利于创新思维的培养？

多年过去，王世强从助理教授变成了教授。
自 2018年起，他开始分管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以下简称生科院）的本科生教学。王世强试图
改变生物学课程偏重记忆的学习模式：一方面推
动部分生物学课程实行半开卷考试，引导老师多
考概念之间的逻辑和原理的运用；另一方面想方
设法纠正学生过度追求高分的倾向。

2021年，在时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龚旗
煌主持的一次教学工作座谈会上，与会老师论及
学生片面追求分数和绩点的问题。王世强提出，
能否在生科院试点取消绩点。这个想法得到了龚
旗煌的鼓励和支持。

接下来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了。2022年，生
科院率先丢弃了绩点这根“指挥棒”。试点效果出
乎意料地好，学生们纷纷反馈“喘了口气”。3年
后，2025年夏天，“北京大学全面取消绩点”的消
息瞬间引爆热搜。王世强这个“先吃螃蟹的人”，
终于让星星之火变成了燎原之势。

事实上，王世强并非一时冲动，而是“蓄谋
已久”。

探路

“小动脉、毛细血管和小静脉构成了人体微
循环，怎么理解这个微循环呢？来看看咱们教室
里的暖气片———进水管就好比小动脉，出水管相
当于小静脉，那些暖气片就是毛细血管网。这个
系统怎么控制呢？大家看看暖气进水管到暖气片
之间是不是有个阀门，这就对应毛细血管前括约
肌，它可以调节流过毛细血管网的血量。”

这就是王世强生理学课堂的样板。他从不照
本宣科，而是发掘不同事物的共通道理，擅长用
身边的事物来类比人体生理过程。

不止于此，他还会把社会现象或事件与生理
学过程联系起来。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们不会
昏昏欲睡。2023年，这门生理学课程的在线版成
为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正因为有讲“好课”的执念，王世强不太认同

那些“过于敬业”的老师。后者每周讲数次课，每
节课都是好几十张 PPT从头讲到尾，巨量的知
识点把学生累坏了。

在王世强看来，老师不应总想把自己所知道
的专业知识灌输给学生。一个称职的大学老师更
要注重训练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学会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他极力推崇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当一个
人忘掉了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此时依
然留下来的才是教育。”对这句话，他的解读是，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他说，讲授知识是一
种教学形式，其目的是训练思维，使学生能够运
用知识创新知识或解决问题。如果学生能够在暖
气片与微循环这样的类比中举一反三，就能把知
识真正用活，实现跨界创新。

他的这些理念传承自生理学家赵以炳。赵以
炳的一个理念是，给学生出考题的时候，老师不
能翻书，“如果授课老师都想不起来的话，你怎么
要求学生记住呢？”而且赵先生只出问答题，其中
最著名的一道问答题是：有同学在未名湖里滑
冰，不小心掉到冰窟窿里去了，试述其生理反应。

如果是一位生理学教授，这个问题可以写成
一本厚重的书；如果是一个幼儿园小朋友，他可
能回答“哎呀，冻死了”；如果是一名生物学本科
生呢？

问题看起来简单，要想答好并非易事。它考
查的是学生对生理学知识的融会贯通，涉及神经
反射、激素分泌、血液循环、肌肉功能、代谢调节、
体温维持等方面，并且各种反应之间有时间顺
序、有前因后果，一味死记硬背是答不上来的。

不唯书

质疑的习惯，王世强是自小就有的。
他是山东人，1975 年上小学。三年级的时

候，他碰到了一道追赶邮递员的题：小明有封信
需要寄出去，而邮递员已经离开，已知两人速度，
求多长时间追上邮递员。王世强计算的结果是
14.3分钟。但题目要求保留整数，他掂量了一番：
如果四舍五入算作 14分钟的话，小明实际上还
没追上邮递员，于是认为应用进一法，15分钟才
算真的追上。

当老师公布答案是 14分钟的时候，他去找
老师理论。最终老师认同了王世强的答案。

小学的王世强是幸运的，他遇到了一位开明
的老师。但他也看到，更多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有
了跟标准答案不一样的想法就会被考试惩罚，参
照标准答案刷题才是考大学的“阳关大道”。他认
为，这样的教育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持续惩罚有观
点、有想法的学生。

1986年，王世强进入北京大学。大学时期的
王世强成绩并不算好，他甚至经常担心能不能及
格。究其原因，他不爱背书，总想面对琐碎的知识
总结出一些规律。他终于在生理学课上找到感
觉，琢磨出了很多“道理”，并认为与课本上一致，
考试也很有信心。然而，他考砸了。

授课老师、北京大学教授陈守良让他回去

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书，然后重考一遍。王世强
再次看书才发现自己的“道理”与课本上有“些
许不同”。陈守良对王世强喜欢思考表示肯定，
但也告诫他“思而不学则殆”，并在重考后给他
判了75分。

虽然琢磨不利于出成绩，但王世强认为他因
此而获益。因为对知识和原理理解得越深，越不
容易忘记，越能学以致用。

他发现，如果不学以致用，数学成绩 90多分
的学生依然一看到数学公式就跳过去；自己当年
的数学分数虽然不高，但后来在多篇论文中用到
了数学建模。时至今日，他在生理学课上计算细
胞膜内外两侧的电位差，仍能在黑板上熟练地进
行数学推导。这让学生很惊奇，问他大学学的什
么专业。王世强回复，生物。

生理学实验课仍然是王世强的关注点。有的
老师期待学生得到预期内的标准结果。如果某个
实验结果跟预期结果不同，就让学生重做，或者
给以较低的分数。王世强认为，对实验中跑偏了
的结果，让学生分析实验结果和预想不一样的原
因，然后设计实验检验自己的想法，更有利于锻
炼创新思维。因此，无论学生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只要深入钻研，都应得到老师的鼓励和肯定。

有一次在期中考试结束后，王世强要给学生
们讲一讲考题，没想到几个同学说，“不要讲啊，
老师。”王世强很不解，学生接着说：“您不是说这
部分期末考试不考了吗？”王世强大为震动，发现
有的学生过分追求分数，学习目标不是求知。

他决定打破学生分数至上的观念。于是，他
先从生理学课开始。为减少学生对考试的执着，

他和同事将期中和期末考试缩短到 1小时，成绩
占比降低到 50%至 60%，同时增加基于作业、讨
论、翻转课堂等方面的平时成绩占比。为了引导
学生注重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去掉了更
注重细节知识记忆的填空、选择、名词解释等题
型，改为 2至 3道综合性简答题和计算题。
对于这些问答题，王世强看到学生给出不符

合标准但合理的答案，也会给予奖励。
要想重塑学生们对知识的深度追求，仅仅一

门课的改革是不够的。它需要系统性地改变，需
要院里所有老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

系统性改变

学习目的不纯粹了，这不能完全怪学生。奖
学金、保研、出国，哪个不看成绩单？为了那零点
零几的绩点，选“水课”、刷题库、熬夜抠实验报告
格式……学习的目标，早就在“刷分”中迷失了。

虽然对绩点的追求迷失了学习的目标，但真
要改变需要慎重。王世强说，因为涉及奖学金评
定、保研资格评定、出国申请等各种利益。某种意
义上，学生们对绩点是有刚需的。如果只是草率
地去绩点，可能会引发学生的不满。

王世强介绍说，生科院对学业评价的改革是
从评奖学金开始的。他与主管学生工作的老师
合作，决定避免按绩点排队，而是采用答辩的
形式，把科研实践、社会公益、社团组织、双创
活动都纳入考量因素，最终结果由教授投票决
定。他说，答辩不光看成绩，还看做事的动机、想
法、态度和效果。

在保研方面，其实导师们主要看的是学生的
综合科研素质，包括科学兴趣、研究能力、抗挫能
力、合作意识以及英文水平等，并不会过度重视
成绩。王世强说：“只要学生对科研感兴趣、想读
研究生，而且有导师录取意向，我们优先保证保
送名额。”

在提出这些措施之后，生科院组织了 3 次
问卷调研，摸清同学们对取消绩点的顾虑。在
对同学们做了相关说明后，他们获得的支持度
达到了 88%。

改革是从 2020级学生开始的。他们的专业
课分成了 A（85分或以上）、B（75至 85分）、C
（65 至 75 分）、D（60 至 65 分）、F（不及格）五个
等级。成绩的综合评价用优秀率（A%，成绩为 A
的课程所占的比例）和优良率（AB%，成绩为 A
和 B的课程所占的比例）替代平均学分绩点。

王世强认为，一门课程能考到 85分以上，就
已经足够好了，没有必要再花很大的精力达到
95分以上。追求越高的分数，需要花的功夫就越
大。对于处于学习上游的学生，省下大量“卷”成
绩的时间，听听人工智能的课、听听人文大师
的讲座、参加一些科研工作、组织或参与一些
公益活动，都更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
的提高。

对申请出国留学的学生，生科院也会为他们
提供一份证明，向国外高校说明生科院不再提供
官方绩点。学院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自行换算绩
点的方法。王世强举例，如果专业课得了 A，他们
可以换算为绩点 3.9。这个处理方式得到了学生
们的认可。

回归教育初心

试点期间，生科院的学生普遍反馈在卷绩点
上花费的时间减少了，不再陷于刷分的泥潭。王
世强并没有觉得是自己改变了一切，毕竟去绩点
只是这个系统工程的一小部分。教育体系的优化
任重道远，远非个人能改变。

但他还是很欣慰，因为北京大学宣布全校范
围去绩点了。

在关于北京大学去绩点的各种新闻报道中，
王世强注意到一条新闻的副标题是《不卷了，
吗？》。后面这个问号让他再三思量：如果只是为
了反内卷，去绩点的操作是达不到目的的，毕竟
大家还要争相武装自己。你用什么评价，就会卷
什么。但如果能引导学生卷能力、卷实践，那肯定
比卷绩点好。

王世强特别认同 2016年教育部提出的“四
个回归”理念，即高等教育要回归常识、回归本
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他也愿意身体力行。

取消绩点，只是高等教育回归“初心”路上的
一小步。王世强说得直白：教育不是简单地根据
答卷给出成绩，只鼓励得分高的同学。其实，教育
有两大目标：一是培养有素质的公民，二是培养
有能力的专业人才。如何改进教学思路和方法，
让每个学生都在大学学习中提升素质、增长能
力，是比取消绩点更根本、更艰巨的命题。

科研圈“边角料”的小骄傲
姻本报见习记者江庆龄

从本科到读博，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以下简称上海药物所）博士生何欣恒一共发表
了 81 篇 SCI 论文和会议文章，总引用次数超
3500次。他以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发
表了 23篇文章，其中包括《自然》和《细胞》。
成绩斐然的背后，何欣恒也有一段曲折的经

历。在刚进入大学时，由于“理想”和“现实”的巨
大落差，他一度想要转到计算机专业。而经过这
些年的历练，今年夏天毕业的何欣恒，已经开启
下一阶段人生———加入位于上海的临港实验室，
组建了自己的科研团队。

“凡尔赛”

1998年，何欣恒在山西太原出生。父亲是医
生，母亲是教师。
“我爸爸常和我说起他的遗憾。由于缺乏针

对性新药，面对被病痛折磨的患者，医生也无法
切实地帮到他们。”何欣恒说。

受家庭影响，何欣恒从小就觉得学习与做科
研是很神圣的事情。中学时，他的成绩很不错，尤
其生物和化学。他还在课余时间参加了各科竞
赛。2016年，他获得了上海交通大学的自主招生
资格，成为致远学院生物医学科学专业的一名本
科生。大一的职业规划课上，他在“未来理想职

业”一栏，郑重写下“大学教授”四个字。
然而，进入大学校园后，现实和理想的落

差让他一度想要转专业，去学热门的计算机专
业。好在他被学院老师劝住了，因为他所学的
“生物医学科学”是一个新专业，有可能会带来
新的突破。

大二时，何欣恒认真考虑了自己的兴趣点，
同时反复请教周围的老师和同学，选择申请加入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张健实验室，开展计算机
辅助药物设计（CADD）相关的科研训练。
“当时感觉交叉学科是一个新的发展趋势，

可能会比单一学科更容易做出成果。”何欣恒回
忆道。

用一个时髦的词来说，何欣恒选对了“赛
道”。在 2018年末的蛋白质结构预测国际竞赛
（CASP）上，人工智能（AI）模型 AlphaFold获一等
奖，崭露头角；2020年，升级版本的 AlphaFold2
再次参赛，一举夺冠；2024 年，这个蛋白质结构
预测模型获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在进入人们日
常生活之前，AI早就以黑马之姿，影响着生物医
药领域。

基于实验室的多年积累，加上个人的天赋和
努力，何欣恒本科期间就独立或参与完成了多个
课题。这些工作后来陆续发表在相关期刊上，其
中何欣恒以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发表

SCI论文 7篇，其发表于《药物化学杂志》（
）的论文被引次数已超过

160次。
“大多数论文是在本科毕业后才发表的，我

的研究领域完成论文的时间也确实短一些。”顿
了顿，何欣恒笑道，“现在听起来好像很‘凡尔
赛’。但老实说，我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迷茫，觉得
自己可能不适合做科研。”

当时，实验室里比何欣恒高一级的学长、低
一级的学妹都发表了论文，只有他的论文反复被
拒，迟迟看不到希望。

这对于一个尚未尝到科研“甜头”的本科生
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好在何欣恒的心态不
错，反复和编辑“争论”，反复修改论文。他后来统
计过自己改论文的场合，包括迪士尼乐园、托福
课教室、地铁、飞机……这些地方都曾见证过他
抱着电脑，眉头紧锁码字的样子。

2020年 8月，在被拒 9次后，何欣恒终于发
表了他作为第一作者的第一篇论文。此时，他已
是上海药物所的一名直博生，师从中国科学院院
士蒋华良、著名结构药理学家徐华强，也跟着青
年科学家程曦学到很多知识。

上海药物所不仅拥有完整的新药研发体系，
也是国内最早开展 CADD的单位之一，有着丰
富的计算和实验资源以及良好的学术氛围。在这
里，何欣恒的成长更为迅速。

“边角料”

今年 4月，何欣恒因参加第二届全国大学生
职业规划大赛而小有名气。

在这场吸引了来自全国 2763 所高校的
1507万人的比赛中，何欣恒获就业赛道高教研
究生组金奖。他作为 5位选手代表之一，在总决
赛颁奖仪式上进行了个人风采展示。

比赛结束后，何欣恒在朋友圈写“小作文”记
录此次的收获，其中有一句“科研圈的边角料也
体验了一把小骄傲”。

何欣恒从未回避过他身上的这个话题———
论文数量很多，但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并不

多。“也有人说过工作创新点不够突出。”何欣恒
补充道。

在新药研发中，经常会涉及一个问题，即小
分子药物如何识别、结合、调控靶点蛋白。这需要
在一个动态的环境中进行观察，而传统实验的方
法往往只能看到某一瞬间的静态过程。

此时，分子对接、动力学模拟等 CADD相关
方法，能够从不同维度模拟蛋白构象变化、相互
作用模式等，帮助解释相关作用机制，进而为发
现具有临床治疗潜力的小分子提供一定线索。

对于一个专门做 CADD的实验室来说，这
不算是一件困难的事。而对于专注做湿实验的团
队来说则不太擅长，因此他们会倾向于和
CADD实验室合作，加快项目进度。

读博期间，何欣恒参加了不少类似的合作项
目。他往往扮演“乙方”的角色，需要理解合作者
的具体需求，然后用计算生物学的方法去实现，
还要考虑怎么样把结果与其他部分有机地整合
在一起。

外人听来颇有些枯燥，何欣恒却乐在其中，
分析起来总是不自觉忘记时间。他将每一次做模
拟分析的过程比喻为侦探破案，通过现场的蛛丝
马迹锁定关键线索，进而和合作者找到“罪犯”。
“如果是一个成熟的侦探，很快就能够知道

从哪里找线索。”何欣恒笑言。

不孤单

在科研和生活中，遇到一些挑战和困难，痛
苦在所难免。何欣恒找到一套破解的独特“方法
论”。他会化痛苦为动力投入学习，一边读《道德
经》《心经》《金刚经》，尝试“参悟”人生。

何欣恒说：“AI 的精髓是模型要包含损失
函数才能学习，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也所言非
虚。我觉得我在痛苦、困顿的时候好像更容易
学进东西。”

徐华强课题组是出了名的“大神云集”，近年
来持续保持年均 1篇以上 CNS（《细胞》《自然》
《科学》）论文的学术产出，并有多个候选药物进
入临床转化阶段。

身处“鹤群”，何欣恒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厉
害，偶尔也会因为不擅长做湿实验，而觉得与实
验室其他人相去甚远。

幸运的是，在读博这条“修行”之路上，何欣
恒并不孤单。除了几位导师的指导和帮助，还有
几位关系很亲近的朋友一直陪伴左右。

这些朋友大多也是科研圈里的人，他们常常
一起交流科研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实验不顺时互
相安慰，也互相支招，给焦虑一个出口，再沉下心
解决问题。“过两天会发现，前面的问题确实解决
了。”何欣恒说道。

当然，还有那个“对的人”。在博士论文致谢
里，他专门感谢在上海科技大学读博的女朋友，
“感谢她一切美好的品质，希望把生活过成粉色
的永生花”。

何欣恒从来都不把生活限定在学习或者科
研中。本科期间，他当了 4年班长，担任过学校记
者团团长、生物医学科学学会会长，还参加了中
国诗词大会的比赛。读博期间，他也担任班长，主
持过歌咏比赛等多项活动，并参与了微软亚洲研
究院等单位的科研项目，还在不少国内外的 AI
药物相关比赛中获奖。

课业之余，何欣恒保持着运动习惯，经常报
名参加徒步活动。他爱吃美食，在大众点评写了
大量评价，浏览量超过了 200万。
“这些经历客观来说，对我的发展是有加成

的。比如通过科研合作，我能够更了解工业界的
需求，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
的小伙伴。”何欣恒说道。

目前，何欣恒已经初步组建起一支共同奋
斗的小团队，其中就有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合作
过的伙伴。何欣恒将继续发挥自己在 CADD
方面的优势，开展 AI 药物设计和蛋白质动态
变化捕捉相关的工作，以期通过开发 AI 算法，
为解决基于结构的药物设计的“最后一公里”
问题作出贡献。

到 2026年，何欣恒将正式招收博士研究生。
但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可以带团队、跟着学生
一起做课题的“博后 plus”。

（实习生杨雨辰对本文亦有贡献）

何欣恒在毕业典礼上发言。 受访者供图

王世强在 2025中国生理学会第六届全国高校生理学教学论坛上。 受访者供图

教育有两大目标：一是培养有
素质的公民，二是培养有能力的专
业人才。如何改进教学思路和方法，
让每个学生都在大学学习中提升素
质、增强能力，是比取消绩点更根
本、更艰巨的命题。

今年 4月，何欣恒因参
加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
规划大赛而小有名气。

比赛结束后，何欣恒在
朋友圈写“小作文”记录此
次的收获，其中有一句“科
研圈的边角料也体验了一
把小骄傲”。


